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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应当在学生中加
强预防性骚扰的安全和道德教
育，同时以制度提高对性骚扰
者的惩治，建立预防长效机制。

上述调查的发起人韦婷婷
曾向全国113所“211”工程高校询
问是否制定了防治校园性骚扰
的培训教育和应对机制。截至
2017年3月，在仅有的16所明确回
应的高校中，无一所高校设有专
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遭遇校园性骚扰后不知
向谁求助的问题非常普遍”，对
此，冯媛指出，少数高校开设的
性教育课程内容局限于生理性
教育和道德说教，并未普及以
青少年权利为本的教育，且妇
女研究和性别研究方面的课程

还不够多。
除了宣教方面做得不够，

参与过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援
助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博士李军认为导致国内校园
性骚扰事件频发另有原因。

在遭受性骚扰的同时，罗
茜茜与杨璐都曾反复受到过陈
小武在学术上的威胁。在她们
的印象中，论文不签字、不让毕
业、延期等威胁几乎成为了陈
小武的口头禅。“他作为导师如
果不签字，你不可能参加论文
答辩，更别说毕业拿学位证。”

“在学术圈，女性越往上走
就越容易屈服”，李军认为，在
学术上，学生与老师的强弱对
比明显，客观上助长了校园性

骚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李军认为，上述现象反映

出国内高校在学术资源分配规
则上存在的弊病。对拥有大量
学术资源的教授，学校缺乏有
效监管，甚至在处理问题时态
度消极，这让一些有不法念头
的教师“肆无忌惮”。

在陈小武案中，罗茜茜起
初并未发声正是考虑到陈小武
的位高权重，不得已才用沉默
作为自我保护。杨璐亦回忆称，
因陈小武当时正担任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且是所在实验室
的核心教师，害怕未来毕业更
受影响，自己在遭受性侵后想
的也只是“忍过这两年”，并没
有举报。

事实上，北航事件并非孤
例。2014年7月，轰动一时的厦门
大学原人文学院教授吴春明诱
奸学生案曝光，校方最终证实吴
确有违背师德的不正当行为，并
于2014年10月决定给予吴开除
党籍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

2016年10月，广州性别教育
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联
合开展了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
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
查。据调查报告显示，在收集到
的6592份有效问卷中有69 . 3%的
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
的性骚扰，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
遭受的骚扰频次和比例更高。

频发的校园性骚扰事件给
受害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心理创
伤。上述调查报告还显示，在经
历三类性骚扰的人中，有超过三
成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超过一
成的人在人际关系和学业上受
到严重影响。在遭遇性强迫的人
群中，还出现了长期精神抑郁和
自杀倾向的情况。

在调研样本中，硕士毕业阶
段遭到导师性骚扰的女生梅林
在事发后长期陷入抑郁，她开始
无缘无故的哭喊、嘶吼和尖叫。

“每天到教室学习的头半个小
时，脑子里都是他（性骚扰实施
者）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和浑浊不
堪的眼睛”，为了麻痹自己，梅林
开始酗酒。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
问冯媛表示，在传统性别观念
里，当事人不被信任和怀疑，甚
至被责备批评，认为遭遇性骚扰
或性侵是被玷污，会造成对受害
人二次伤害。广州某高校一名女
性教授向记者透露，她曾多次陪
同遭遇性骚扰的女学生前往派
出所报案，过程往往要耗费一整
天时间，甚至有受害者从派出所
出来就情绪崩溃了。

决定实名举报前，罗茜茜
沉默了十二年。

2017年10月13日，罗茜茜在
校友微信群里看到一则匿名讲
述北航女学生向陈小武申请保
研时遭遇性骚扰的帖子。根据
网帖表述，陈小武坐在办公桌
上，“色迷迷”地看着女学生，提
出有关性的要求：“给你开个房
间，就别回去了”。

十二年前的相似画面在罗
茜茜脑海中不时浮现。2000年，
罗茜茜考入北航计算机学院，4
年后取得直博机会。某日下午，
作为她博士论文副导师的陈小
武以“姐姐出国无人照顾花草”
为由把罗茜茜喊到其姐姐家。
罗茜茜回忆，自己一踏进家门，
便被陈小武一把抱住。

面对陈小武的举动，罗茜
茜边挣扎边哭喊，恰逢陈的妻
子打来电话，陈小武只能放手。
罗茜茜说，在当日回学校的路
上，陈小武一边摸着她的手，一
边告诫她“别和任何人说起今
天的事”，还说刚才的举动只是
一场德行测试。

“很后悔十几年前没有勇
气站出来，现在成长了，发现人
还是要做一些正确的事。”罗茜
茜说，在看到2017年10月那个匿
名举报帖之前，她恰好在电视
里看到美国有关“Me too”的新
闻。这场由美国女演员艾丽莎·
米兰诺在社交网络上发起的运

动，旨在鼓励遭受性骚扰或性
侵犯的女性站出来。短短一周，
使用“Me too”标签的用户数突
破百万。

思虑两天之后，罗茜茜决
定在知乎问答上揭露被陈小武
性骚扰的经过。随着爆料在网
络空间内迅速传播，更多的受
害者浮现。

在罗茜茜毕业后进入陈小
武课题组的杨璐告诉记者，在
一次深夜修改项目幻灯片时，
抽着烟的陈小武要求她单独坐
在旁边，面对面将烟雾吐到她
的脸上，还曾借故数次与她发
生身体接触。

平日里，陈小武还经常有意
无意地向女生传播黄段子，并在
聚餐时强迫女生与他喝交杯酒。

“在实施性骚扰时，陈小武往往
摆出‘知心长辈’的模样，故意与

女生坐得很近，”杨璐说，受到性
骚扰的当时还无法立刻翻脸，只
能强行岔开话题。

在另一名受害者张平的回
忆中，在入学前导师见面时陈
小武便对她直言“不要交男朋
友，要想着怎么征服我”，甚至
直截了当地要求“开个房，不要
回去了。”而在张平准备离开
时，陈小武还直接起身紧紧抱
了她。

目前，罗茜茜和其余几名
受害者已经向北航纪委提交了
相关材料，并通过国内律师和
援助机构发出联名信，希望学
校能够严肃处理，建议国内出
台有关校园性骚扰防范与应对
机制。北航方面则于1月1日晚间
发布声明，称已暂停陈小武的
工作，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
决严肃处理。

1月11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发布通告：已查明，陈小武存
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根据国
家和学校相关规定，撤销陈小武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
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教师职
务，取消教师资格。

1月12日，实名举报者女博士
罗茜茜回应称，母校的通报，意
料之中又突如其来，这一份等待
与期待没有被辜负。

国内校园性骚扰事件从立
案举证到最终胜诉均困难重重，
且惩罚力度不大。“即便胜诉，被
骚扰者只能获得数额不大的民
事赔偿；从骚扰者的角度看，惩
罚根本起不到震慑效果”。

2018年1月1日，一封来自大
洋彼岸的举报信打破新年的宁
静——— 旅美华裔女学者罗茜茜
公开实名举报其博士生副导
师、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长江学者陈小武，举报信内
容指向十二年前的一起性骚扰
事件。与罗茜茜一同公开曾遭
受陈小武性骚扰的，还有其他5
名女性学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截至2018
年1月7日23时30分，包括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以下简称“北航”）、中山大
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二十余
所大学的学生公开呼吁母校关
注性骚扰，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象牙塔里的“沉默羔羊”

“事件当中学生的处境比
较脆弱，需要各方有效的保
护。”李军认为，防治校园性骚
扰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和完
善保护机制。

2014年厦大吴春明事件爆
发后，国内一些妇女组织、专家
学者曾联名致信教育部，建议
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
治管理办法》，提出了成立专门
委员会以应对此类事件、不回
避法律问题，同时建议学校开
展反性别暴力教育并建立性骚
扰防治机制。

同年10月，教育部颁布被
坊间称为“红七条”的《关于建
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的意见》，首次明确禁止老师对
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

不正当关系。
作为联名信的参与者，李

军认为“红七条”在防治校园性
骚扰上作用有限，“它并非专门
针对性骚扰的，但防治性骚扰
需要建立从投诉到处理、保护
当事人等的一整套机制。”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柯倩
婷亦指出，“红七条”并未明确
针对校园性骚扰案件的具体执
行细则。在对象上，“红七条”也
只局限于涉事个人，并没有强
调出校方应负的责任。

柯倩婷认为，在观念上首
先应扭转将性骚扰事件视作

“道德问题”的惯性思维，进而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处理。因为
缺少执行细则，目前校园性骚
扰事件在处理过程中往往难以

上升到法律层面。
另一个事实是，目前在防治

校园性骚扰事件的立法也不完
善。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大学法学院原妇女法律研
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告
诉记者，目前国内仅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直
接对性骚扰做出了规定，但对性
骚扰的界定、法律责任的判定和
定罪量刑并不明确，司法实践则
以行为人是否采用暴力手段作
为判断依据，忽略了行为人可能
利用其与被害者之间存在某种
权力控制关系，以其他非暴力手
段实施性骚扰甚至强奸。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国内校
园性骚扰事件从立案举证到最

终胜诉均困难重重，且惩罚力度
不大：“即便胜诉，被骚扰者只能
获得数额不大的民事赔偿；从骚
扰者的角度看，惩罚根本起不到
震慑效果。” 吕孝权认为。

相形之下，其他国家和地
区在应对校园性骚扰事件上已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

以台湾地区为例，2004年正
式公布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在
校园性骚扰事件的防治和处理
上都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与
此同时，为配合政策的出台，各
高校均成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
容纳法律、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
人士一同处理校园中的性骚扰
事件，并会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参
与。而美国高校则对新入校的教
师首先进行防止性骚扰方面的
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执教。

冯媛建议，借鉴境外的成
功经验，加强防治校园性骚扰的
立法，在罪名的修订上可以参照
国际标准进行修改。同时，以国
家赔偿制度为基础，加大对性侵
性骚扰受害者的赔偿力度。“有
些案子行为人难以定罪处罚，但
受害人遭受的伤害却十分明确，
国家出面支持，体现的是国家对
公民权利受损的弥补。”

在呼吁制度完善的同时，
一些关注妇女权益的公益组
织也在校园性骚扰个案救助
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来帮忙
降低因案件执法和信息披露
过程中因疏忽对受害人造成
的二次伤害。

李军向记者介绍，专业的
救助机构应该具备法律、心理
和媒体援助三大部分，鼓励和
陪伴当事人走完从报案到创伤
修复的全过程。在因为经不住
反复盘查和恐惧被举报人日后
报复的心理作用下，很多遭遇
性侵害和性骚扰的当事人会选
择中途放弃。

此次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
武后，第二天罗茜茜的父母就
接到了两个陌生来电，对方自
称陈小武的表姐，并劝罗茜茜

“不要害人害己，赶紧撤下微博
发帖”。在参与举报的受害人
中，已有人选择退出。

李军也坦言，民间组织受
制于人力物力，为当事人提供
在地援助目前还尚难实现。因
此李军把自己参与过的援助过
程视为一种“平等的传播倡
导”。在吴春明事件过程中，李
军联合多家妇女组织和多位专
家学者，以联名信方式公开提
出对高校建立防治校园性骚扰
体系的建议。

在实践过程中，李军发现
“传播倡导”可以避免其在舆论
漩涡中受到二次伤害，同时亦
通过严谨的个案宣传让性骚扰
事件的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
引发社会关注和思考。

冯媛则认为公益组织还可
以参与热点问题讨论，贡献经
验和解决方案，甚至参与到校
园防治性骚扰的教育活动中。
为了建立一套完善的性骚扰防
治机制，在民间公益团队作出
努力的同时，也需高校和政府
一同行动。“目前万事俱备只欠
东风，只需要校方、教育部更加
积极一点，都会有好的进展。”
冯媛说。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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